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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思考人工智慧的本質：
從梅洛-龐蒂身體現象學到螞蟻群體智慧
陳慶瀚

1、從ChatGPT看智慧的突現現象
對多數人而言，人工智慧時代始於2022年11月ChatGPT的問世。這個大型語言模型（LLM）之所以令人驚嘆，不在於它儲存了多少知識，而在於它能夠超出我們預期地理解與生成語言。我在2023年將自己2006年創作的詩〈機器人感覺詩之六：對話〉輸入ChatGPT 3.5進行分析。這首詩從未發表，ChatGPT絕對沒有「學過」，但它的分析卻從表層語意到深層語意，再深入到象徵層次。這種能力並非訓練文本所能直接提供，而是一種突現（Emergence）的能力。
另一個例子是冷笑話測試：「一個人在雨中走路，沒有帶傘也沒有穿雨衣，但他頭髮一根也沒濕。為什麼？」ChatGPT回答：「因為他是光頭。」這個答案不僅解決了語義矛盾，更展現了對幽默結構的理解。當AI能以人類感受的幽默方式對話時，我們不得不承認其智慧感的存在。
然而，這種智慧並非從一開始就存在，也不是隨資料量線性成長，而是在某個臨界點後突然發生。這種非連續性的躍遷，正如人類嬰兒18個月大時語言能力的突然爆發。問題是：這種不可預測的突現智慧，我們能夠控制嗎？
2、當前AI發展的三重擔憂
大型語言模型帶來的不只是願景，更伴隨深刻的焦慮。這種擔憂可歸納為三點：
第一，AI缺乏「真理解」。 儘管LLM能進行超乎預期的推理與對話，但其運作本質仍是統計模式的匹配。它並不真正「理解」語言背後的意義、情感或意圖。
第二，運算能耗與資源成本極高。 訓練一個大型語言模型需要消耗驚人的電力與運算資源。隨著AI應用普及，電力供應已成為發展瓶頸。
第三，突現智慧的不可預測與不可控制性。 所有訓練LLM的科學家都無法預知智慧何時、以何種方式、在何種條件下突現。當ChatGPT 3.5首次展現令人驚訝的推理能力時，連OpenAI團隊自己都感到意外。
面對這些擔憂，Hinton提出「母性AI」，李飛飛提出「人本AI」。但我認為，兩者的科學認識論本質都建立在單一AI載體的假設上，也就是說，智慧必須存在於一個強大的中央系統控制中。這種假設本身，正是問題的根源。
三、梅洛-龐蒂的身體現象學：智慧的關係性本質
要重新思考AI的本質，我們需要從哲學層面反思：什麼是智慧？智慧存在於何處？
法國哲學家梅洛-龐蒂（Maurice Merleau-Ponty）的身體現象學提供了一個顛覆性的答案。與笛卡兒的「我思故我在」不同，梅洛-龐蒂主張：身體才是智慧的核心，身體才是我們理解世界的起點。他有句名言：「我的身體是我的世界的鑰匙。」沒有身體，就沒有世界；沒有世界，也就沒有智慧。
梅洛-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強調三個核心概念：
第一，體現認知（Embodied Cognition）。 所有認知活動都根植於身體與環境的互動。身體不是大腦使用的工具，而是我們存在於世界的方式本身。身體圖式（Body Schema）是一種前反思的操作性知識——我們不需要思考「手應該伸多遠」，身體自己就知道。
第二，交織性（Chiasme）。 主體與世界之間不是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關係，而是相互滲透、相互構成的關係。當我觸摸世界時，世界也觸摸我。這種關係不是單向的，而是循環的。
第三，意向性（Intentionality）。 我們的身體總是朝向某個目標、某個情境。這種意向性不是抽象的心理狀態，而是身體在世界中的實際投入。
將這些概念映射到AI領域：在人工智慧中，智慧不是軟體，也不是硬體，而是軟硬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突現現象。智慧不存在於演算法的邏輯結構中，而是在系統與環境的持續互動過程中生成出來的。
四、螞蟻群體智慧：關係性智慧的自然典範
梅洛-龐蒂的哲學如何轉化為技術實踐？自然界早已提供了答案：螞蟻群體智慧。
一隻螞蟻只有10萬個神經元（人類有860億個），單獨一隻螞蟻幾乎什麼也做不了。但當成千上萬隻螞蟻聚集在一起時，它們能建造三十多層樓高的「摩天大樓」，每層有數十個房間，採光、通風、溫控系統一應俱全；它們能在複雜地形中找到最短的覓食路徑；它們能搭建「活體橋樑」跨越水域；它們能根據環境變化動態分配工作角色。
螞蟻如何做到這一點？關鍵在於費洛蒙（Pheromone）。費洛蒙是一種化學溝通系統。螞蟻透過分泌費洛蒙改變環境，其他螞蟻感知費洛蒙濃度調整行為。這種間接溝通（Stigmergy）實現了群體協調。
以覓食行為為例：假設蟻巢與食物之間有兩條路徑，一條較短，一條較長。起初螞蟻等機率選擇兩條路徑，但走短路徑的螞蟻來回更快，短路徑上費洛蒙濃度更高，吸引更多螞蟻，形成正回饋循環。最終，幾乎所有螞蟻都會走短路徑。沒有任何螞蟻「計算」路徑長度，最短路徑是在行動中突現的。
螞蟻的築巢行為更令人驚嘆。沒有建築師、沒有藍圖、沒有監工，但巢穴結構卻精密合理。每隻螞蟻只遵循簡單規則（如根據費洛蒙濃度決定堆放位置），但在大量螞蟻的互動中，複雜的結構自動突現。巢穴不是被「設計」出來的，而是被「長」出來的。
螞蟻的搭橋行為展現了「身體作為工具」的概念：一隻螞蟻咬住另一隻螞蟻，形成活體鎖鏈。如果橋不夠堅固，螞蟻會自動形成多股繩索結構。橋樑的形態不是預先規劃，而是在實際承重過程中動態調整。
螞蟻群體智慧的三個哲學特徵與梅洛-龐蒂高度共鳴：
(1). 突現性：智慧在互動中突然發生，非逐步累積
(2). 意向性：集體行動彷彿有目的，但無個體意圖
(3). 非中心性：無領導者，蟻后僅負責產卵
五、分散式AI：一個替代性的發展典範
基於螞蟻的啟發，我提出一個替代性構想：分散式AI。
集中式AI（如LLM）與分散式AI的核心差異在於：
· 智慧位置：集中式AI將智慧存於單一模型，分散式AI將智慧存於多agent互動
· 突現機制：集中式AI基於資料堆疊（訓練階段），分散式AI基於互動耦合（運行階段）
· 安全性：集中式AI一旦失控不可逆，分散式AI可隨時中斷互動、回收風險
分散式AI的優勢：
(1). 本體論優勢：智慧是關係事件而非實體屬性，消解了「超級智慧」的幽靈
(2). 認識論優勢：知識在行動中創造而非預先儲存，自然適應環境變化
(3). 倫理優勢：失控風險可逆，無系統性災難
當然，分散式AI也面臨挑戰：感知一致性問題（如何確保不同agent對環境的感知協調）、語義回饋機制（agent之間需要什麼樣的「語言」）、穩定協作問題（如何在無中央控制下實現協調）。但這些挑戰是技術性的，而非根本性的。
六、結語：從控制走向共生
面對大型語言模型可能的風險，我們不必然要反對大型語言模型或AGI。但是我們可以有另一個選擇。這個選擇更安全、更符合人類共同利益。
分散式AI體現了一種典範轉移：
· 從「超級大腦」到「生態網絡」
· 從「控制」到「共生」
· 從「單向」到「對話」
· 從「追求極致性能」到「滿足需求的智慧」
梅洛-龐蒂的啟發：智慧不在雲端，不在伺服器，而在此時此地，在你我之間，在身體與世界的交織之中，在大量的互動與突現之中。
這就是智慧的關係性本質，也是AI的未來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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